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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印 说 明

我社于员怨怨园年 ～员怨怨缘年陆续出版了《我眼中的毛
泽东》、《我眼中的毛泽东》（续集）、《我眼中的周恩

来》、《我眼中的刘少奇》、《我眼中的朱德》，在广大读

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并曾荣获全国图书“金钥匙”

奖等多种奖项。这是一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而写

的回忆文章集萃，作者为不同时期各界中外历史人物。

为了满足各界读者对人民领袖了解和认识的渴望以

及图书市场品种多样化的要求，我社决定重印这套丛

书。在重印时，经作者同意，为使整套丛书体例趋于一

致，将原《我眼中的毛泽东》（续集）和《我眼中的毛

泽东》改为《我眼中的毛泽东》（上下）；除了将文章

中的极少的错别字做了订正外，原书内容未动；同时，

经重大选题备案以后，又增加了《我眼中的邓小平》

（上下），作为丛书之一，同时推出。

河北人民出版社

圆园园园年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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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先生”来到农民中间

摇摇摇摇毛主席身穿长褂，脚着布鞋，手提衣襟，
斯斯文文的，也真像个教书先生。

———彭绍辉①

“教书先生”来到农民中间②

摇摇我的老家在湖南湘潭县杨林庙瓦子坪，离毛主席的
家乡韶山不远。员怨圆苑年员月的一天，我正赶着水牛犁
白水田，忽然听说“毛先生来了”，我急忙吆喝住牲

口，拔腿就往田头跑。

毛先生，就是咱们的毛主席。那时候，我们乡下人

管识字的或在外边做事的人，都叫先生。员怨圆缘年，毛
主席回韶山办过夜校，领导过农民运动，所以大家也称

他先生。这天，毛主席身穿长褂，脚着布鞋，手提衣

襟，斯斯文文的，也真像个教书先生。当我跑到田头

时，毛主席身边早已围满了人。我因为过去没见过毛主

席，便使劲向前挤，站在最前头。毛主席见我手里拿着

鞭子，上身披件破棉袄，下身穿条蓝短裤，双腿满是泥

水，便关切地问：“你这个伢子叫什么名字？天这么冷

还打一双赤脚。”我激动地说：“我叫满伢子，做长工

的，正在犁田，听说先生来了，我就跑来了。”毛主席

又亲切地问我是哪一家的。我说，我是刘满庭家的。他

是大地主，大老财，外号叫“刮皮青”。毛主席装作不

解地问：“什么叫‘刮皮青’哟？”提起“刮皮青”，

我就满腔怒火。因为家里穷，我父亲租了刘满庭二亩

田，租很重，开始是三七开，后来就四六开，还要交官

粮，每年扮了禾，三分之二要被他搞走，剩下谷子不够

·员·



我眼中的毛泽东（上）·

吃的。我父亲又没有别的活路，愁得直哭，后来把眼睛

哭瞎了，残废而死。为了还债，我员园岁当放牛娃，员源
岁便到刘满庭家里当了长工，还是挨剥削。于是我打着

比喻问毛主席：“你吃过丝瓜吗？”毛主席回答说：“丝

瓜是我最喜欢吃的。”我说：“刮皮青就像丝瓜，很厉

害，刮了皮，外面还是青，还要刮。”

毛主席听了我的家史，非常同情地说：“很为难

啊！你还晓得地主剥削。你加入农民协会了吗？”

“加入了，去年 缘月就加入了，还是农民自卫军
呢！”

毛主席听说我是农民协会会员，显得很高兴，把左

手叉在腰间，侧着脑壳问我：“你说说看，农民协会怎

么样啊？”

自从员怨圆远年春天，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在韶山清
溪寺宣布成立以后，湘潭地区的农民运动出现了一个新

高潮，有两万多人参加了农民协会，公开提出了“一

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老财的威

风。于是我说：“好得很呢！刘满庭这号人怕得要命。”

毛主席听了点点头，接着又问：“有枪吗？”我指了指

别人拿着的梭镖说：“就是这家什，没枪。”

“这些梭镖是怎么弄来的？”

“我们三十三乡有个杨八铁匠，他打了几百上千把

梭镖。”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笑：“这么多呀，还有什么武

器？”

·圆·



·“教书先生”来到农民中间

“还有大刀、三叉戟、三眼铳，游行时拿着这些东

西，大家可高兴啊！”

这时，有人给毛主席端来了一杯茶、一把凳子。他

稍稍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和我们继续拉话。我问毛主

席：“农民自卫军今后怎么搞呀？”毛主席打着手势说：

“北伐军不是洋枪洋炮吗？革命还要大爆发，我们要把

梭镖变成枪杆子，要夺地主的权，缴他们的械。没有枪

杆子是不行的。”

这天毛主席同我们谈了许多话。后来，他看看天气

不早，就经杨林去棠家阁，在舅舅家过了一夜。第二天

到湘乡县去了。后来我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才知道毛主席来我们家乡是考察农民运动的。

摇摇①彭绍辉，当时是湖南省湘潭县杨林庙瓦子坪农民，农民
协会会员。

②节选自《毛主席指引我走上革命路》一文。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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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毛泽东（上）·

摇摇“嗳，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呵！”意
思是说我既同他从事农民运动，又曾钻研过社

会的阶级问题，是接触过马列主义的人。我听

了，受到很大鼓舞。

———周谷城①

穿草鞋的农运领袖②

摇摇员怨圆员年春，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与
毛泽东同志同事，常见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大礼堂向

工人、农民作报告，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有一次，在夏

曦同志陪同下，毛泽东同志赤足穿草鞋，裤脚管卷在膝

盖以上，在讲台上运用手势，并以生动的比喻，向工人

农民讲阶级斗争的道理：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

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那

一边，也不爬上这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阶级斗

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之余地。要

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

资产阶级一边，终究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

这段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与我后来参加农民运

动（员怨圆源年 ～员怨圆苑年的秋天）有很大的影响。员怨圆缘年
春，正当国共合作，准备北伐时，我同一位老同学徐鸣

鸿到广州，目的是观察广东的新形势，我住在越秀路越

秀酒家。毛泽东同志当时在广州负责办农民运动讲习

所。他听说我来了，曾到旅馆里两次同我谈话，最后对

我说：“周先生可以留在这里教书，反正书也是要人教

·源·



·穿草鞋的农运领袖

的。”他的意思是想留我在他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任

教。我当即答曰：“湖南第一师范的事，我还没有辞

去。”毛泽东同志说：“你留在这里，湖南第一师范的

问题好解决。”可是我终于婉言谢绝了，留在广州只两

星期，仍由陆路回湖南。

员怨圆苑年春，我到了武汉，在邓演达同志领导的总
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我曾在长沙为省农

民运动讲习所写了一篇讲稿，题目叫《农村社会之新

观察》。文中进一步说明租谷为什么是剥削，并把剩余

价值的理论也插入了。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毛泽东同志

看，毛泽东同志说：“这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在报

上发表。”我随即按照他的意思在报上发表了。这篇文

章的发表，比在长沙发表的两篇租谷论反响好多了，赞

成的人颇不少，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志对我说，这是

一篇好文章，并说我很懂得农村经济。后来，邓演达同

志要同志们到河南前线去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很

想要我去任秘书工作。我因故推却了。这件事后来被毛

泽东同志知道了，他便亲自到我的住处找我。我当时住

在黄鹤楼下一个小旅馆，名叫“一枝栖”，每日房租只

要一角钱。毛泽东同志一进门，即问我：“你为什么住

一个这样的旅馆？”我说：“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

毛泽东同志随即说：“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

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全国农民协会是他自

己领导的，我回答说：“很好。”他接着说：“明天全国

农民协会要开执行委员会，你可到那里去一趟。”我于

·缘·



我眼中的毛泽东（上）·

次日上午怨时按他指示的地方到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
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毛泽东同志对我说：“周先

生，你明天就到全国农民协会来工作好啦。”我到全国

农民协会当一名宣传干部，遇见了夏明翰同志。他知道

我是毛泽东同志的朋友，又是湖南人，年纪比他大几

岁，他一直把我当作前辈。他当时是全国农民协会的秘

书，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负一切实际责任。他人很

好，同我谈得来，尤其谈起农民运动时，津津有味。有

时他鼓励我去同鲍罗廷谈谈，说这很有意思。我因没适

当的机会，没有去谈过。正当我们工作、学习、生活都

很合得来，宁（南京）汉（武汉）忽告分裂，国共第

一次的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同志

到湖南进行秋收起义去了。我则逃到上海，以译书、卖

文为生，但是从事农民运动的精神未衰，反帝爱国的斗

争精神也未衰，只是暂时同毛泽东同志等分别而已。

员怨源缘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毛泽东同志为和平解
决国内问题，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当时我也在重庆。有

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举行茶话会欢迎毛泽东同

志，我于开会之前几分钟，站在会场门前等候着，看到

他穿一身蓝布衣服，戴一顶白帽，拿着一根手杖走来

了，我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他大声问我：“你是周谷

城先生吗？”我回答说： “是的。”这时他以手势说：

“员愿年了（即表示我俩分别有 员愿年）。”眼里含着泪
珠。我也流出眼泪，毛泽东同志念旧情之深，令我感

激。大约在员怨缘愿年秋天，毛泽东主席由叶剑英、刘伯

·远·



·穿草鞋的农运领袖

承、贺龙几位元帅和林伯渠、徐特立老人陪同到了上

海，在上海展览馆把我召去，谈了一会儿有关逻辑的问

题。快要吃饭时，毛主席笑着说：“我请客，周先生同

我坐。”于是我坐在他的右边。席间，我顺便汇报说

“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学校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

的按辩论规则组织成的大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

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毛主席沉默了一会，说：

“嗳，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呵！”意思是说我既同

他从事农民运动，又曾钻研过社会的阶级问题，是接触

过马列主义的人。我听了，受到很大鼓舞。

摇摇①周谷城，先后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和全国农
民协会作宣传工作。

②原题为《毛主席鼓励我参加农民运动》。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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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毛泽东同志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学员的
知心朋友。他态度谦虚，毫无架子，和蔼可

亲。

———王首道①

师长和朋友②

摇摇员怨圆远年员月，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
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等共产

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

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肖楚

女等怨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员怨圆远年缘月，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
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

农民运动干部。

这届农讲所，招收学员猿圆苑人，来自全国圆园个省
区。他们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

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按照农讲所学员的条件，他们必须

是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富于勇敢奋斗精神，身体强健无

疾病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员怨圆远年猿月，各地学员陆
续到校，源月举行了入学考试，缘月猿日正式开学。我
们学习的课程共有圆缘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
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

《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猿门课程。许
多教员都是由我党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如周恩

来、肖楚女、澎湃、恽代英等兼任。敬爱的周总理给我

们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同年怨月毕业后，学

·愿·



·师长和朋友

员们秘密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

作。

我们在农讲所学习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讲

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还清楚地记得，毛

泽东同志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运用他

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

久不忘。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

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

佃户、雇农身上剥削来的。毛泽东同志用很多生动的事

例，说明中国农民（雇农、贫农和中农）受的剥削最

多，受的压迫最厉害。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花样很

多，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近 缘园多年来
（员愿苑园年 ～员怨圆缘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
致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

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

品的工业原料；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和利

息，都是农民负担的；四是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马

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军阀对

中国农民的剥削，就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

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和间接的剥削，名目

繁多，层出不穷。至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就更为残酷，

除了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上收入的 源园豫到
苑园豫交给地主）、重息（高利贷的年息一般为 猿远豫到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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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豫）、重捐 （如田亩捐、丁捐、猪、牛捐、民团
费⋯⋯）等经济剥削外，还要受各种超经济的剥削，如

敲诈勒索，贪污舞弊，无偿劳役，强迫送礼，以至公然

抢掠。

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些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后给我们指

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

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

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最忠实的同盟

军。这就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

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基本问题。

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同志把阶级压

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

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

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

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

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

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

泽东同志说：压迫和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

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

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

不倒乎！

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组织我们到广东农村

进行实地调查，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

期。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

期。在那里，澎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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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访问参

观，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

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知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

来，增强了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同志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

斗争中学习。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

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同志就组织我们参加了这次大

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远月 圆猿日纪念
“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全体学

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当我们的队伍从沙面

东桥头沿着堤岸向西桥头行进的时候，大家振臂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

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

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毛泽东同志不仅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

究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而且在密切联系群众，

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方面，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

样。每当学员外出调查归来，他总要仔细询问调查情

况，帮助学员总结提高。他一有空，就同学员促膝谈

心，了解学员思想情况和各地农村情况。他对我们的生

活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对学员的膳食也亲自

过问，具体安排。毛泽东同志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学

员的知心朋友。他态度谦虚，毫无架子，和蔼可亲。他

生活非常俭朴，穿的是粗布衫，住宿兼办公用的是一间

小小的东耳房，睡的是用两条长凳架成的木板床，上面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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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着陈旧了的草席和白被单，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制的方

形竹笼，里面盛衣物，上面堆放报刊杂志。室内还有几

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笔墨砚台之类。就在这

样一间陈设极其简陋的小小耳房里，毛泽东同志却夜以

继日、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了备课，为了阅批学员的

习作，为了编写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刊物，为了劳苦大

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

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

毛主席那种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

优良作风，仍然使自己感受很深，受到的教育极大。

摇摇①王首道，当时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
②摘自《革命的摇篮，燎原的火炬》一文。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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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毛主席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艰苦朴素。
当时他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

长衫。

———陈玉英①

保姆的诉说②

员怨圆远年员圆月，我很幸运地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毛
主席和杨开慧同志的家里当保姆。当时，开慧即将生第

三个小孩，岸英只有源岁，岸青还只有两岁多，家里需
要人照料。那天我一进门，就看到毛主席在房里看书，

开慧同志在写字。他俩一见到我，都含笑地站起身来，

表示欢迎。我想可能是我当时没有包小脚，剪掉了辫

子，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才被他们看上了吧。开慧

同志很满意地对我说：“你跟我们帮忙，我们彼此不分

上下，不分什么你我，我们是一场朋友。”我心想，给

人做了十多年女工，哪个主人不是把我当下等人，而今

天这两位主人，却说我们不分彼此，不分上下，这真是

世界上最好的人啊！

在望麓园期间，毛主席经常到乡下去考察农民运

动，一把雨伞，一双布鞋，风尘仆仆，有时一连几天都

不回来。毛主席每次回来时，总是忙碌紧张地写材料。

当时，开慧同志身怀小孩不常出门，多半在家里帮助毛

主席整理和抄写材料。有时一些同志来家里开会，开慧

也一起参加。在望麓园住了一个多月，毛主席就到武昌

去了。员园天以后，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岸英、岸青
和我一道坐火车也到了武昌，毛主席还到车站来接我

·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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